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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脑洞我有话说关于脑洞我有话说
称谓称谓

□安石榴（黑龙江牡丹江）

□夏一刀（湖南常德）

绘图 雅琦

主持词：安石榴是东北
女作家。她的小小说，叙述
技巧精湛，无论侍弄哪类题
材，讲述哪个年代的故事，
都能游刃有余，吸引读者的
阅读兴趣；时时带有悬念的
情节设置，能把读者一步步
带入圈套，同她一起享受故
事，和故事里的人物同喜同
悲。这种调动读者情绪的
本事和境界，非一般作者所
能达到。

安石榴小小说作品的
魅力，不单在于风格独特，
还在于作品背后蕴藏着历
史的厚重和世事的沧桑。
我非常羡慕她有那么多古
朴、原始、粗野的白山黑水
的素材。我感觉得到，安石
榴一定熟读过萧红的作品，
因为在安石榴的许多篇目
中藏有萧红的叙事风范。
同是生长在黑龙江大地上，
两位女作家都为我们留下
了脍炙人口的经典篇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
白山黑水之间，安石榴知道
自己应该发挥的独特地域
优势。她已经很会讲故事
了，但她没有停留在讲故事
上，而是继续延伸触角，看
怎样把故事讲得更好。读
安石榴的小小说，你的心总
是提着的，不知道她究竟要
把你带向何方。安石榴重
笔描述白山黑水的历史故
事，也不乏格调明快的当代
叙事。她可以把自己的主
题意象与客观现实结合起
来，并在作品中将其融合得
天衣无缝。

安石榴是小小说的大
家，成为大家，靠的是一批
经典作品。

《称谓》有内涵，你在乎
他，他给你上脸；你不在乎
他，他贴你脸。

我总是碰到一个老太太，这老
太太——你不要误会，不是我撞到
她，我没那么命苦，我是遇见她，总
是不期而遇。

一个陌生的老太太，我都不
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现有这么个人
的，但当我突然发现自己见过她
不止一次的时候，就觉得这事儿
真吊诡。

讲真，老太太并不丑，可也不
漂亮，你见过漂亮的老太太吗？这
老太太是个另类，怎么个另类呢？
我说不清楚，也懒得琢磨，反正，当
我发现自己不止一次，不止在一个
地方碰到她的时候，就开始总是隔
一段时间碰到她一次了。比如，我
在我住的社区见过她一次，在太平
路移动大厦的门厅打过一个照
面。最近，我正在追一个女孩，那
天我去女孩家楼下蹲守，在二楼大
平台上，老太太扶着楼梯的铁扶手
打算下楼。她总是顶着一头小密
卷蓬松又规矩的短发，看起来就像
顶着一只在秋风中成熟了，却还没
有舍得和壳分离的橡子。她挺瘦
的，背略微有点儿驼。她总是穿着
不一样的衣服出现，我记住她的面
貌之后就发现她爱换衣服，不是那
种很有品位的富婆样子，绝对不
是，但她也并不将自己打扮成满大
街都是的那种老太太，就是花花绿
绿胖蝴蝶的那种。

这事儿差不多快一年了吧，我
隔一段时间就会在不同的地方遇
见她。大多数时候，我不以为意。
你看我巴拉巴拉说了这么些话都
是老太太，其实我平时根本就没想
过这件事，连过脑都没有，我就是
每次与这个老太太不期而遇的时
候，觉得想笑，觉得吊诡。我相信
了，这世界上真有诡异的事情，分
分钟都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否则，
人活着也就没意思了，对不对？得
有趣点儿才行。瞧，我的微信响
了，是我一哥们儿大列巴。

在吗？
嗯。
跟你说，我买了双加绒马

丁靴。
嗯。
多少钱？你猜。
不知道。
猜。
不。
五块钱。
真的假的？
真的。
能穿吗？

杠杠的。
揭不开锅了？
没。就是省了一笔钱。
干吗省？
好吧，吃了它。你过来，咱俩

去顺峰。
五块钱斩获一双马丁靴，如果

不是纸壳做的，那得碰上多强大的
狗屎运哪！这事儿是否有可信度
在我看来不是重要的，我说过了，
在这世界上分分钟都有吊诡的事
情发生，我并不知道怎么办，但顺
峰涮羊肉的好吃是本城吃货公认
的。在这个城市里我的朋友不
多，大列巴和我一样，都是外乡
人。有时候我们需要对自己下手
狠一些，才能让胃温暖又舒服，所
以，大列巴没有叫别人，我们两个
偷偷地进庄。

那是一个初冬的中午，我们还
不能适应突然变冷的鬼天气，这顿
热气腾腾的火锅把我和大列巴吃
得泪流满面。我们沉醉在热乎乎
的让人眩晕的香气中，有很多时
刻，我以为自己是在遥远的家乡的
热炕头上。我们下午都有工作要
赶，吃完就分手。当我离开他五
分钟之后，我突然叫起来，糟糕
啊！我们并没有探讨他的马丁
靴，他忘了给我展示，而我连他的
脚都没看一眼。我都不知道他到
底穿没穿马丁靴。我们直奔主
题，把别的事情都忘了，忘得一点
儿影子都没有了。

这时候，我正走在一个人工湖
旁，初冬的太阳懒洋洋地冲着我的
后背照下来，这使我眼前的事物看
起来相当养眼，就像是被美颜了似
的。柳树叶并没有落尽，临水的一
边缓坡上还有一片让人高兴的翠
色小草。然后，我看到了那个老太
太。她迎着太阳站着，斜靠着浅黄
色的栏杆，好像有一点儿风吧，她
的长衣摆角度很小地飘起来，而她
顶着一头橡子壳似的小密卷，正悠
闲地抽着一支烟。就在下一刻，我
脑洞大开，忽然冒出一个想法，指
不定哪一天，这老太太就成了我的
岳母呢！于是，我看着她笑了，可
能还挺友好挺灿烂。老太太也眯
起眼睛，吐出一个烟圈，露出很天
真的笑容。

您好哇！
好着呢，一时半会儿还死

不了。
我们哈哈大笑。她并没有要

接下去聊的意思，我其实也没有更
多的话可说，我们便擦肩而过了。

我到一家新的装饰公司任
职，主管工程部，手下十几个项
目经理都很配合我的工作。

只有一个叫蒋亮的，不把
我放在眼里。譬如，他有时喊
我老夏，有时喊我夏师傅，更
多时候他什么也不喊，就直接
和我说话，像对待他的手下的
样子。

我给他们打电话、发微信，
都称他们总，譬如张总、李总什
么的，他们都很受用。蒋亮
呢？他从来不主动打电话给
我，我给他打电话，他有时不
接，发微信他根本没反应。

这让我有些恼火。
有一天，部门开会，我给每

个人递了一支烟，恭恭敬敬地
喊他们一声某总。最后，我给
他也递了一支烟，说，蒋亮，你也
来一支吧。

傍晚，我看见蒋亮的电话
打过来了，我就是不接。

后来，微信嘀嘀了两声，是
蒋亮发来的：夏总，晚上兄弟们
聚餐，能赏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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